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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上，整个社会都存在着相当大的偏

差，对保护过于片面：注重地方，忽视全局；注重物质，忽视精神；注重形

式，忽视内涵；注重经济价值，忽视社会价值等。造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越是

提倡保护，越是破坏剧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根本衡量标准是其原生态

性，防止物质主义的外衣披挂。本文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保护角度，开

展几点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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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态”本意是指生物和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的一种生存发展状态，原生

态是一切在自然状况下生存下来的东西。“原生态”文化，是指植根于某个地域

并且反应当地历史人文特征的、没有经过商业开发的文化形态，是自然界最初

的、最原始的装台，具有天然美、自然美、原始美的特征。文化艺术领域的

“原生态”即原汁原味的民族文化，是指没有被特殊雕琢、存在于民间的原

始，散发着乡土气息的表演形式。它包括原生态唱法、舞蹈、大写意山水等。
[1]原生态文化的创作、表演、传承的主体是普通群众而非专业人员；它主要反

映特定区域及民族的生产、生活；其表现形式质朴而少加工；主要生存与民间

而非舞台。[2]

原生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本源的生活状态所产生的文化魅力，其要

素包括生存环境、生存状态、生存物质、熟人社会、生存氛围等。当我们用现

代化的手段开发、包装、打造之后，是我们以急功近利的姿态破坏了它的自然

环境和人文环境，破坏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这个趋势将来一定要制止

或者被扭转，否则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没有前途的。

一、原生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

（一）原生态突出了文化与环境的不可分割性，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具有整体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基在民间，每一种传统文化都必须有其生长与传承的

群体及环境，即其专属的文化空间。在此便要引入“文化空间”的概念，即

“某个传统民间文化活动集中的地区，或某种特定的文化事件所选定的时间。”
[3]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必须将其生长的文化空间一起保护，才能最大程度

上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貌。离开了这种文化空间营造的文化氛围，非物质

文化遗产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生机与活力。今天我们谈到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必须将其生长的文化空间一起保护，才能最大程度上保持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貌。[4]

（二）原生态强调了文化真实性，这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有实践

上的关联

在当代文化语境下，原生态文化就是较少受到现代文明冲击或保持着较多

原始生活习俗与民风的文化形态。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追求的也正是这样一



种对传统原貌的保存。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要想让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变味，只

有保持其原生态性。

（三）原生态提倡文化生活化，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得到群众认可

及群体保障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历史长河中产生，发展并延续至今的文化传统。它之

所以能保留到今天，全靠民间一代代传承与保护。这样的一种文化已经成为民

族共同生活的一部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根本途径仍然是将其融入民族

的血液中，让其伴随着其族人的生息繁衍，长盛不衰。

（四）原生态倡导文化民族性，地域性和综合性，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就

地保护原则获得具体的落实

非物质文化遗产因生活而创造，也因生活而传承。其所具有的民族特色与

地域个性也愈加鲜明。它反映了特定地区与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价值观念，

这也决定了其必须在一定的民族与地狱中进行就地保护，才具有可靠性与获得

民众认同的基础。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态保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如何处理保留原生态与创新、开发、弘扬之间的关系。

 “变”与“不变” 近年来成为了大众关注的问题和争论的焦点。原生态

文化因其地域性与民族性，决定了其生存与流行的空间仅局限在小范围内，其

独特的表现形式难以与区域外的人产生共鸣。

从历史发展规律来看，任何文化在传承过程中都不可能一成不变。从很大

程度上来说，“变”才是文化生命力所在，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穷则

变，变则同，通则久”传统文化得以流传至今，也正因为其可以因时而变，与

时俱进而具有了非凡的适应性，历经王朝更迭，文化入侵而经久不衰。而在商

品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面对快餐文化的泛滥，西方文明的冲击以及日新月异

的时尚，传统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要想生存下去，就需要在保留其原

创性的同时，尽快适应新的表现形式，使其真正成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

形式，这是其生存必须做出的选择。

近年来在这方面成功的例子也不少。如杨丽萍执导并主演的大型原生态歌

舞《云南印象》。这是一台将云南原创乡土歌舞与民族舞重新组合的充满古朴新

意的大型歌舞集锦。绝大多数演员都是来自当地的少数民族。服装与道具也都

是日常使用的。原汁原味的服装道具，原始自由的唱腔舞技，加上艺术手法的

编排，现代化的音响，美轮美奂的舞台布景，将传统与现代完美融合，在现实

基础上再现了神话般浓郁的云南民族风情。一经公演便轰动一时，一举夺得国

内外多项大奖。同样的例子还有张艺谋执导的大型桂林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

三姐》与谭盾湘西《地图》现场音乐会。这些演绎无不是既突出了民族文化的

独特韵味又充分利用了现代科技，让人们在光与影的舞台视觉艺术冲击下，留

下对民族文化的美好向往。通过对民族艺术的精心挑选和编排，让现代观众与

古老文明充分对话，进而走进大众，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成为全人类共享的

一种精神财富。“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由此也正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民族文

化的非凡生命力所在。

此外，国外的很多这方面的经验也值得我们借鉴。在欧洲的很多古城，比

如罗马、马德里，摩天大楼和中世纪的巴洛克式建筑并排伫立，西装革履的人

群中就有穿着传统民族服装的艺人在街头演奏传统乐器，旅馆、教堂、街道、

水井，甚至手摇冰淇淋桶，都有可能是几个世纪前的遗物。古老与先进，传统



与现代在这里交汇，民族文化也穿透了历史，贯通了古今。欧洲作为现代文明

的发祥地，在钢筋水泥出现之后，却更加聪明地意识到该如何利用历史的财

富。他们没有生硬地将一个有历史价值的区域与周边分割开，作为一个景区去

获得短暂的收益。而是将几个世纪的时光一层层叠加在一个空间里，同时紧紧

地与现代生活联系在一起，打造出一座古老而又鲜活的城市，把历史和今天作

为一个共生的整体来规划，从整体上构筑新旧和谐的人文生态，是欧洲大多数

国家对待历史的态度和基本做法。而正是这种叠加和呵护，使这些文明的载体

得到了无可比拟的生命力。

正如《云南印象》的主演杨丽萍所说，在她们的家乡，人们会走路就会跳

舞，种田时跳，打柴时跳，从早跳到晚，舞蹈就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百姓日

用而不知”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保护的最高境界。

2、另一个问题则来源于原生态的过度开发与利用。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经济对文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出于急功近利的片面

文化自觉，非物质文化遗产常常被外来者与传承者共谋打造成仅有工具理性的

商品。而其中的原生态元素以其独特性自然成为招徕商机的一大亮点。利益至

上的社会观在唱红“原生态文化”的同时，也决定了其不可避免的商业化命

运。当下各大旅游区纷纷打起了“原生态旅游”的旗号，建设所谓的民族风情

园、民族文化园等等，利用现代人猎奇的心理，在短时间内获取大量的经济利

益。但是如此开发的后果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核心精神的丧失。民族风情在全

国各地被大量复制，其展示的民俗也堕落为怪异的服饰、难懂的语言和低速的

表演。“橘生淮南则为橘，生淮北则为枳”，强行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到一个

人工构建的环境中，使其脱离养育它的土壤，无异于将原声于淮南的橘移植到

淮北，使其生长成为苦涩的枳。正如一位蒙古长调演员所说：“以前的蒙古长

调，从中好像可以闻到了青草的芳香，听到了水声和鸟鸣。而现在，只怕只能

闻到酒桌上的酒肉味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固然可以进行开发，但应该注意在开

发过程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发掘这种文化遗产中积极向上的、适应大众

需要的合理内核，寻求中华民族共同精神的升华，而不是牵强附会或刻意突出

传统文化中一些不适合时代发展，甚至是有损公民道德的落后因素，去曲意迎

合畸形审美。如此所谓“开发”，非但不能起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作用，反

而会让其脱离人民大众，失去生命力。

中山大学刘晓春教授在其文章《谁的原生态？为何本真性—非物质文化遗

产语境下的原生态现象分析》中讲到：“作为日常生活的民俗文化被塑造成为

地方文化的形象代表，脱离了其生活的语境，因而成为具有公共意义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成为被展示、被欣赏、被塑造的对象；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学

者、媒体以及商业资本不断地强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的、本源的文化要

素，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文化生产的符号化过程，逐渐使之定型、固化，从而构

建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这种宣传出来的“本真性”已经是非“本

真性”的了。

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态的原则

综上所述，我认为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原生态”因素应该注意以

下几个原则：

（一）整体性原则

通过建立民族文化保护区、文化生态保护区、生态博物馆等手段来保护非

物质文化遗产生长与传承的原生环境。[5]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生长的环境密不



可分，秦腔之所以激越高亢，是被直上直下的黄土高坡锻炼出来的；昆曲之所

以缠绵温婉是被温润曲折的秦淮河水浸润出来的；豪放悠长的蒙古长调则是辽

阔的草原和湛蓝的天空将人的思绪拉得与地平线一样辽远。离开了生长环境，

非物质文化遗产必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生机与活力。

（二）适度创新原则

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想在新时期获得生存与发展，必须与时俱进，才能获得

永久的生命力。但是在其传承的过程中应注重“扬弃”，即寻找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有特定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心理凝结合成的核心价值体系，摒弃其中愚昧庸俗

的落后因素，积极融入现代先进的时代精神，使其成为保护民族文化、弘扬精

神文明、提高人民道德素质的有力武器，从而永葆青春活力。

（三）政府适度干预原则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离不开政府的推动，政府可以利用其行政手段，对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政策、法律、经济上的帮助与扶持。如建立保护机

制，改善传承关系，搭建表演平台，加大宣传力度，鼓励和引导社会团体和个

人参与保护工作等。但是，政府永远只能是组织者与领导者，无法越俎代庖，

代替民间艺人传承民间文化。保护本土原生态文化的主体归根结底还是当地人

民。只有充分提高其民族自豪感，调动其保护民族文化的热情，提高其保护民

族文化的能力，并引导他们通过传承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使非物质文

化遗产真正得到健康有序的发展。同时更应该避免在保护过程中出现“政治挂

帅”或者“经济挂帅”等不利于文化传承的外在干扰因素，保证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独立发展。[6] 

（四）有限利用原则

开发与利用原生态因素必须遵循适度原则，保护为主，合理开发。盲目追

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滥用文化遗产，不仅不能起到保护作用，反而会加速其

灭亡。在这方面，政府应该更多地承担起监督保护的任务，把握适度原则，加

强引导。而不是与商人一起加入到追逐文化产业暴利的行列之中，把祖宗留下

的遗产当成摇钱树。

“原生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所在，是其民族性、地域性与独特

性的集中体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中，唯有处理好创新、开发与原

生态的关系，才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永葆青春活力，得到更好的发展与传承。

（五）传承人保护和培养原则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是人，在当前很多传统艺术和技艺面临失传的情况

下，保护和培养传承人是保护工作的关键。必须尊重民间自发性传承的方式，

全力发掘生活中硕果仅存的传承人，为他们提供传承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需

要的条件，并帮助他们进行宣传，创造渠道，鼓励他们多收徒弟，传习于后

代。同时应该在当地中小学开展乡土教育，加入传授传统技艺的课程内容。切

实做到就地保护、就地传承，以更好维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貌，保留其“原

生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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